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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博转到硕士研究生，北京一所名牌
大学的研究生小天（化名）用了两年半重新做
了职业规划，目前已获得心仪的工作，毕业后
就可以入职。

记者采访几名“博转硕”的研究生发现，
他们因不适应读博生活经历过焦虑或迷茫，
转硕后，有人走向职场、有人再次申博，有了
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直博生主动选择博转硕”意味着学业
失败吗？目前，有多所高校陆续出台了博士
生分流制度的文件。有专家表示，博士生分
流正从“被动退出”向“主动流动”转变，分流
并非意味着“淘汰”，而是“多元成才”的体
现。

课题难做不出来“发论文至少五年”
小天本科在武汉一所“双一流”高校就

读水产养殖专业。时间回到2019年7月，刚
读完大三的他以专业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北
京一所名牌大学生物学直博生面试资格，并
顺利通过。2020年秋天，小天正式开始直博
生活。早上 9 点多，小天从宿舍来到实验室
工位，读文献、做试验、跑数据，直到傍晚才
离开。“一天下来，除了吐槽几句实验细节和
数据情况，基本上是在和机器以及实验动物
打交道。说实话，有些坐不住。”跟小天不一
样，小张在选择直博时对于未来已经有了清
晰的规划。就读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他觉
得留在高校当老师，是一条很好的人生路
径。“直博”显然可以加快这个职业目标的完
成。

但读博一年后，小张就发现，“直博”到高
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并不是那么好走。自
己无法完成导师分配的小课题，而导师对他
的指导似乎也很难帮到他。

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中部某高校，刘同学
面临着与小张相似的困境。就读土木工程专
业的她把“直博”视为提升自我的途径，2021
年秋天开始了异国他乡的直博生活。她发现
手里的课题“难度很大”，向导师求助后也收
效甚微。无助之中，刘同学只能继续推进项
目。“也想过退学不读了，但还是会继续做下
去。”

对于博士生活的不适应，小天一开始的
想法和刘同学一样，那就是“熬下去”。但随
着时间推移，小天逐渐发现，哪怕选择了自己
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研究工作依然很难看到
进展。“发论文对我来说，至少需要5年。”他
开始失眠，逃避科研。

想通过“做下去”坚持到毕业的刘同学在
读博第二年一焦虑就开始胸痛。每个周五，
刘同学都要参加导师的组会，当面汇报选题
进展。“但每一次组会上，我的进度都会比其
他同学慢一些。”“后来，一想到组会我就会紧
张、失眠。组会结束的晚上就会崩溃大哭。
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是不行？是
不是我真的做不到？”刘同学陷入了自我怀疑
和自我否定。

选择博转硕，走更适合自己的路
读完了博二，刘同学今年7月末，向学校

提出了转硕的申请。今年 8 月，刘同学获得
了授课型硕士的学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
觉。”

小张已经决定转硕，他还是准备了博士
生必须参加的一场学位资格考试，“成绩也很
好，我想证明自己，不是没有好好学，只是真
的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能力。”学校“第一个
直博”小张，成为了第一个“直博转硕士”的
人。

小天做出博转硕的决定，经过了两年多
的等待和探索。

小天走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进行职业规
划咨询。“从职业测试的结果来看，我确实和
科研人员应有的人格不太匹配。那一刻就觉
得，自己并没有错，只是确实不适合。”

最 后 ，小 天 试 探 性 地 问 了 导 师 的 意
见，得到的回复是：“你其实可以继续跟下
去……但如果真的决定好了，那就转吧。”小
天认为，专业带给他的是数据分析能力，而
性格上，他更擅长沟通协作。他确定了自己
的目标：“入职互联网公司，试着做‘产品经
理’。”

就这样，小天一边兼顾转硕后的课题，一
边开始积攒“大厂”实习经验。两年多来，在
实习中，他慢慢找到了“意义感”。和整个团
队一起讨论某项功能的优劣，改进策略可能
很快就出现在APP的内测版本中……“这种
即时的反馈，让我感到更加充实。”今年9月，

小天提交了“博转硕”申请。
成功转硕之后，刘同学并未放弃读博的

念头。“我和身边的博士朋友聊了聊，感觉问
题更多出在课题没选对、师生关系处理得不
好。我也参加了学校的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了，说明我的科研能力并不差。”

目前，刘同学申请了美国春季学期入学
的博士生项目。而小张和小天也都在准备
硕士论文答辩。目前，小张完成了硕士论文
开题，明年夏天就能毕业。“我去考了教师资
格证，中学老师可能也是一种选择。说不
定，还可以做个大学辅导员？国企、外企、还
有一些事业单位的技术岗，我也发去了简
历。”

小天预计今年冬天能拿到硕士毕业证。
他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武汉大学教育政策与管理系教授陈新
忠：博士生分流从“被动退出”转向“主动流
动”

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加大
分流力度，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及
早分流”“畅通分流选择渠道，分流退出的博士
研究生，符合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的可授予硕士
学位”。近年来，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
陆续出台了博士生分流制度的相关文件。

博士生分流正从“被动退出”转向“主动
流动”，“随着博士学位的从严把关、年轻人对
生涯规划的探索，这类情况还会增多，学生主
动选择的比例也会变大。”有一些是学生主观

原因导致的，比如学习态度发生变化、个人生
涯规划转变；有的是客观上生活突发变故、身
心健康出现问题，或者个人科研能力不足。

“‘分流’涉及多个部门，需通过细则明确各方
职责；同时，学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做好
学业完成情况监测，把‘分流’工作落实到各
个环节，不要临毕业再‘亮红灯’。”

建议“高校可试行博士生试读制度，还应
打破分流申请的时段、形式限制，适当延长申
请时间、延缓时机、增加开放分流申请的次
数，同时探索更换导师、更换专业方向、学术
型博士与专业型博士互转等分流形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可设置博士预科项目 让学生体验博士项目
学习生活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不
少高校制定了直博生分流制度，开放博转硕
通道，允许不适合或不希望继续博士学业的
直博生转为硕士生。我们不鼓励博转硕，但
是也乐见政策松绑，允许和支持学生自主选
择适合自己的学业。

如果没有试错和退出的机会，而是“一路走
到黑”，那么不少学生可能错失良机，并因为职
业错配而陷入发展困境。博转硕提供了双向选
择的灵活性，避免师生错配而导致“相互伤害”。

此外，可以效仿其他国家的经验做法，
参照博士后计划设置博士预科项目，提供为
期一年到两年的探索和磨合机会。这样可
以允许学生体验博士项目的学习和生活，如
果学生感到不合适，则可以退出并转入其他
项目。

学生在博转硕后依然可以再出发，选择
适合自己的学校、专业和导师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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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博生主动转硕士”是学业失败？

最近，一则“玩具熊飞上万米高空”的视
频火爆全网，不少网友称之为“理工生的优
雅浪漫”。

视频中，几名大学生带着一只玩具熊从
浙江宁波出发，来到辽宁阜新和内蒙古通辽
的交界处，经过称重、温度检测、设备调试等
准备，小熊伴随一只氦气球，来到了26000米
的高空，并拍下了高空视角下的地球画面。

小熊“飞天记”如何诞生？背后还有哪
些故事？

定位设备双保险
为了保证精确找到小熊

这次飞行实验和视频的主创是宁波诺
丁汉大学的李正汉和王泽晨。

“我从小就有一个航空航天梦，遗憾的
是高中飞行员体检最后一关没过。但我的
飞天梦一直在，网上冲浪时看到有其他手工
发烧友在做类似的实验，我也想尝试一下。
今年我已经大四了，感觉自己所学到的机械
工程领域知识、编程技能、建模技能、电路知
识比较充足，曾经做过的数次机械工程实验
也让我积累了不少经验。而志同道合的队
友王泽晨从小就是机械发烧友，个人能力也
很强，在初中、高中参加了多项机器人大
赛。我相信我们多学科的知识一定能碰撞
出别样的火花，所以就想在毕业之前大胆尝
试一次这个很酷的项目。”李正汉说，在电脑
上画草图、捣鼓电线装置、3D打印模型成为

“折腾”的日常。准备阶段的那两个月里，他
和王泽晨基本都住在理工楼机械工程实验
室和机房里。

充入5立方米氦气，爬升1.5小时后，小
熊晃晃悠悠来到26000米的高空，记录下蔚
蓝地球的美丽画面；高度上升，温度降低，氧
气逐渐稀薄，氦气球爆炸，借地球引力，26分
钟后小熊重回到地球怀抱，这场2小时的飞
行之旅优雅谢幕。

“飞天小熊”最终达到的高度应该怎样
测量？李正汉表示：“我一开始考虑得不太
周全，没有放进合适的高度测量设备，所以
没能成功直接测量高度。但是我们在舱内
外都放置了测量温度的仪器，包括舱外的大
量热电偶测温设备，会实时监测、记录、保存
温度数据。从我们收集到的温度数据推测，
大致可以估计高度是在距离地面 26000 米
左右。”

为了保证精确地找到小熊，李正汉和团
队在机箱内安装了两个定位设备。“如果着
陆时，接收到的坐标是重合的，那么此时的
坐标大概率就是小熊降落的准确位置。如
果定位设备的坐标不重合，说明出现了预料
范围之外的事情：也许是机舱解体，也许是
其他故障。不过我们运气好，机舱并没有解
体，也没有出现故障。定位设备确实重合
了，与我们放飞气球的地点有200公里的距
离。”

王泽晨说：“我们放置两个定位设备的
原因，是定位设备有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
项，即一定要正面朝上，否则会对天线的增
益情况产生影响。如果定位设备贴地了，那
天线的增益就近似于0，我们就找不到具体
位置了。放置两个定位设备也相当于为找
到小熊上了双保险。”

保证项目合法合规
多方沟通花了很长时间

从东北起飞，也不是一个随便的决定。
“起初我们想在宁波做尝试，但浙江较多山
地和丘陵地形，城市和人口密集，调研结果
显示浙江地区不太合适放飞。”而恰好李正
汉的家乡在东北，综合考虑地形地势、气候、
气温、风向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以及得到有
关部门关于“项目并不违反航空管制”的反
馈后，他们坚定了回东北放飞小熊的想法。

“老困难了！遇到的困难老多了。”来自
东北的李正汉用经典的东北方言概述了这
次并不容易的“发射”，实验成功背后，并不
如视频显示的一幕那般顺利，各种小插曲穿

插整个飞天实验。
“最开始的时候，为了尽可能保证项目

的合法合规，我们在跟有关部门沟通、咨询
和解释的过程中花费了很长时间。这个项
目在当地没有先例，但是各个机构的工作人
员都很耐心地了解情况和给出建议。”

谈起最艰难的时刻，李正汉说：“最难的
部分应该是烧坏了好几个单片机。尤其是
在距离施放只剩下5个小时的时候，最后一
个单片机板的9伏供电口却烧坏了，只剩下
一个5伏供电口，我们手头还没有对应的降
压模块。最后买了3节5号电池串联作为单
片机电源来供电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起飞前的设备调试无疑是整个飞行最
重要的一环，硬件设施问题必须解决，才能
保证成功。“我们购买的 PWM 控制的散热
风扇的接线出了问题，调速线和反馈线焊反
了，我怎么给信号它也不变。后来我把它拆
了，自己给重新焊好了。”李正汉说。

负责气象的王泽晨表示：“我主要负责
的是气压、风速等因素的测算。在前期准备
的过程中，我发现在1/4大气压的圈层上有
时速 200 公里的西风急流。受到这个急流
的影响，我们的设备很容易飞到无法回收的
位置。幸运的是，实验当天西风急流带对东
北地区影响不大，最后成功回收了设备。”

时速200公里的西风急流、路途上遭遇
多次爆胎、设备的一个供电口烧坏……李正
汉和团队一一解决，而这一路的决心和努力
也没有被辜负，这次关于青春和梦想的实验
与落下的小熊一起优雅谢幕。

本报综合消息

“小熊万米高空出差”火了


